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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景色浓，沟深生狼虫，若不行正道，必定遭

雷轰。在原新井乡广合隆村焦营子南部，有一条南

北走向，长六七里，是与大青山一脉相连的大沟，又

因此沟位于大青山北侧的阴坡地带，坡上自然生长

的虎榛子、山杏、桦树、山丁子等多种乔灌树木非常

茂盛，加之山高坡陡,沟深不见底，阳光照不到，不论

天气旱涝，里面都有溪水流动，生长着茂密的树

木。冬季，溪水结得冰到了农历五六月份仍溶化不

尽。到了夏季，沟里面凉风嗖嗖，阴森凄凄，令人毛

骨悚然。当地人说是“龙”住过的地方，大家不但都

叫它龙潭沟，且还流传一个故事。

相传，很早很早以前，有一雌一雄两条蟒蛇精

住在沟里修行。数年过去，这两条蟒蛇精吸取了天

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身子有水桶粗，长十多丈，

还会行雨布云。

每到夏季，天气大旱时节，人们就得到龙潭沟

杀猪宰羊，祈求两条蛇妖施法下雨。否则在庄稼正

用雨的时候，百姓若不去烧香上供，肯定给你个“掐

脖旱”，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年年缺衣少食，生存艰

难。当地山神和土地爷非常气愤，就到龙王那里告

状。龙王听后，也无可奈何地说：“有句话说得好，

强龙不压地头蛇啊！”自此，山神和土地爷也只好忍

气吞声，任凭两条蟒蛇妖在此兴风作浪，危害百姓。

一次，两条蟒蛇妖在大青山和众妖作乐，自称

当上了“龙王”。旁边一小妖耻笑它说：“都说龙长

一寸会行雨，蟒长百丈也是菜虫！”两条蟒蛇妖听

后，问众妖有什么法子才能修炼成真龙呢？一向和

蟒蛇妖言语不和的千年狼妖随口说：“要想成真龙

不难，那得吃一百个童男童女才行呢！”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两条蟒蛇妖回到龙潭沟后，不但吃山下

村里的小孩子，还吃上山放牧的牛羊。把居住在这

里的人们吓得逃的逃，搬的搬，远走他乡，没了人

烟。

再说，山下住着一户老财主，和这两条蟒蛇妖

同流合污，不但家里供着蟒蛇妖，还想方设法帮助

蟒蛇妖胡作非为，真是头顶上长疖子，脚底下流脓

——一坏到底。因为方圆几十里没了人烟，所以老

财主家的牛羊没有人给他放养，只好散放，常常丢

失，这让他十分着急。

一年秋天，一个十五六岁小伙子领着一个四十

多岁的盲人老娘，来到老财主家讨饭吃。老财主见

状，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急忙让家里人做饭给

她们娘俩吃，还好言挽留她们住下。这娘俩见老财

主又管吃又管住，以为真的遇见了菩萨。当老财主

提出让她娘俩留下来当长工时，娘俩个正为没饭

吃，没地方住而发愁呢，于是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从此，小伙子就给老财主家放起了牛羊。

次年夏季的一天，小伙子赶羊去龙潭沟里饮

水，忽然，两条半年没吃到东西的蟒蛇妖抓住了一

只羊，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吞掉。小伙子急了，抄起

羊铲打向蟒蛇妖，蟒蛇妖十分恼怒，撒开羊，张口就

把小伙子活活吞吃了。晚上羊回家了，却不见小羊

倌回来。小羊倌的老娘问老财主：“我儿子咋没回

来啊？”老财主撒谎给老妇说：“你儿子去龙潭沟找

牲畜了。”

纸里包不住火。半个月过去了，老妇还不见儿

子回来，就再三追问老财主。老财主见实在隐瞒不

过去，只好说出了真相。失去儿子的老妇，摸索着

找到了儿子被蟒蛇妖吃掉的龙潭沟里，由于悲伤过

度也死去了。老妇死后化作一块巨石，长在了对坡

上，呆呆地望着儿子死去的龙潭沟。

老妇人娘俩的无辜惨死，惊动了此地的山神和

土地爷，他们决定这次到玉皇大帝那里状告这两条

蟒蛇妖。腊月二十三，山神和土地爷就把凡间蟒蛇

精不行正道的事如实汇报给了玉皇大帝。玉皇大

帝听后非常气愤，决定择日派天兵天将去除掉蟒蛇

妖孽。

天上一天，人间一年。转眼到了第二年七月，

玉皇大帝才想起除龙潭沟蟒蛇妖一事，于是就派十

八罗汉下凡前去捉拿。此时，正是人间雨季之时，

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为防蟒蛇妖逃跑，十八罗汉头

戴草帽，扮作行人来到龙潭沟门口，两个蟒蛇妖发

觉势头不妙，便兵分两路拼命逃走。一条翻梁往南

奔向大青山，另一条往西奔向南登场（当地一个地

名）。正巧，雌蟒蛇妖逃跑时和十八罗汉相遇，当即

被杀死在龙潭沟门儿。紧接着，十八罗汉又箭步往

南追向雄蟒蛇妖。此时发现雄蟒蛇妖已翻梁逃到

莫里哈吐沟门儿，正匆忙从河水里钻出来，准备向

大青山上的石棺里爬去躲藏，还没到地方，当场就

被十八罗汉斩断头颅一命呜呼。雄蟒蛇妖没成仙

儿，竟惹来杀身之祸，临死流出一滴不甘心的泪

水。雄蟒蛇妖死后，身子还被十八罗汉点化成蛇

石，以此作为见证，让人唾骂，没成想这个蛇石竟成

了引人瞩目的一大景观。

龙潭沟里的两条蟒蛇妖被除掉了，搬走的人家

又都搬回来了。百姓还得知是十八罗汉除掉的蟒

蛇妖，于是全村人都来祈求他们留下来，在此保一

方百姓平安，不再遭受妖魔鬼怪的侵害。十八罗汉

怎敢违上苍之命，只好把他们戴的草帽子放到了龙

潭沟北面的一座小山头上，返回了天庭。从此，在

广和隆的道边上就有了草帽子山的景观。

后来，因为修渠采石料，十八个石头草帽子被

炸得只剩下了一个，也就是如今现存的一个石头的

草帽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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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文有这样一句话：“（它）不再安详卖

呆，立刻脚底抹了油，飞快地窜将出来，放出

手段，莲蓬头甩出片片丝花，宛如哪吒的晃金

绳。”此处有误，其实哪吒使的根本不是“晃金

绳”。

《封神演义》第七十六回是这样描写哪吒

的：“一手执乾坤圈，一手执混天绫，一手执金

砖，两只手擎两根火尖枪，还空三手，真人又

将九龙神火罩，又取阴阳剑，共成八件兵器。”

可见哪吒的宝贝里只有“混天绫”，而没有“晃

金绳”。

其实，晃金绳的正确写法是“幌金绳”，但

这件武器是《西游记》中银角大王的法宝。

哪吒没有“晃金绳”

不知多久没有在故乡的冬天里穿行

了，此时归来心就像长了翅膀。现在已是

初春时节，可北方的冬天依旧寒冷而萧

瑟。静静地望去，小镇因没有雪的陪伴而

少了些许的诗意和浪漫。空气中还在弥

漫着烟花的味道。新年的余音还没有散

去，春风就早早地捷足先登了。就如这人

生你方唱罢我登场，大自然亦是如此。

在城市里待久了，人反而没有了灵光

和激情。总是在不经意间去回忆曾经的

那些风花雪月的日子，那是在故乡的泥土

里绽放出的花朵 。每一瓣都散发着岁月

的芬芳和色彩。

父亲去世之后我仿佛失去了半个故

乡，义无反顾地带着母亲回到了城市。以

为这样就是尽孝，岂不知对母亲来说在外

千般好，怎抵家山一盏灯。不想余生留下

遗憾，于是便带着母亲再一次踏上了返乡

的路。我想，只有照顾好母亲，理解她的

心思才是对父亲最大的告慰。

都说父母在不远游，关于我计划好的

那些诗和远方，都在父亲离世的那一刻，

被我悄悄地埋藏在了心底。我怕，怕我一

转身就再也见不到母亲。她是我另一半

的故乡，一生的温暖。

这个冬天有着别样的情愫，让我情不

自禁地想拥抱故乡的山水，去抚摸它每一

寸肌肤。来到我的出生地热水塘 ，感觉从

未有过的亲切和柔软。一条无限延伸的

长街挂满了新年的红灯笼，为寂静的热水

塘增添了春节的喜庆与年味。四周的山

没有一片雪花，赭褐色的山脉，彰显着它

的深沉与内敛。

热水，因神奇的温泉而闻名，且充满

了传奇色彩。然而挂满沧桑的脸庞，却难

掩世俗的无奈。那汩汩冒着热气的古老

的露天泉水，早已被拔地而起的高楼所取

代，再也回不到当初那动人的原始画面，

如同人间仙境般的梦幻。尽管如此的不

尽如人意，却依然有着小家碧玉的美。

这里是父亲的出生地，是爷爷背井离

乡重新落户安家的地方。这里有苦难也

有悲喜；有离别也有伤痛；有繁华也有堕

落，而如今再也没有我可依赖的港湾。没

有谁能阻挡历史的车轮，也没有谁可以留

住岁月的脚步，定格花开的惊艳。而那间

曾经养活两代人的老屋，早已随着亲人的

离开，而灰飞烟灭。似一位历经磨难的老

人，等待他的终究是死亡。蛛网打捞起旧

瓷碗的缺口，而风铃始终悬着一截未说尽

的黄昏。这世间总有一场离别是悄无声

息的。

我一直就想为故乡的雪写一首诗，可

落笔的刹那，我终是乱了阵脚，失了方

寸。我不相信故乡在这个冬天没有落

雪。车子一路往西，向最冷的方向驶去。

路过河西，破败的景象让人心酸。在这片

荒芜之地，昔日繁华的痕迹已被岁月的洪

流冲刷得斑驳陆离。断壁残垣，如同历史

的伤痕，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今日

的苍凉。风，带着刺骨的寒意，穿梭在破

败的建筑之间，发出鸣咽般的声响，仿佛

是大自然对这荒废之地的叹息。锈迹斑

斑的铁门半掩着，摇摇欲坠，每一次轻微

的晃动都似乎在预告着它即将崩塌的命

运。

我的青春，我的童年，我的那些鸡鸣

狗跳的日子都是在这里度过。曾经那些

逝去的美好已经被时光揉碎，藏在绵长的

记忆里。老人们说每片雪花都藏着故事，

它们落在祖辈的衣衫上，飘进新娘的花轿

里，最终化作清明时节的杏花雨。而此刻

炊烟袅袅升起，带着麦的香气，在融雪的

蓝天下书写另一章人间烟火。

走着走着，我终于看见了冬雪，也重

逢了那片小树林。那一林一雪交相辉映

犹如一幅静谧的水墨画，缓缓地铺展在岁

月的长廊上。这美丽而又温馨的画面，勾

起了我太多的回忆和感动。想起那个叫

涵的女子，她温文尔雅，端庄大方。一身

才情却又历经波折。那个时候我们还算

年轻，为了一份诗意的情怀，我们不惜“挥

金如土”，打车来到这片小树林拍照臭美，

近乎疯狂。然后我们写文字，张扬着生活

中的那份惬意。她有着高傲而冷峻的气

质。透过她优美灵动的文字，我感受到了

一颗不老的少女之心。

我喜欢她的不取悦不讨好，欣赏她的

不卑不亢。她就如同故乡的雪，超然脱

俗。后来我们各自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她

去了很远的城市，而我也离开了脚下的这

块土地。故乡就成了心里的一盏灯，眼里

的一滴泪，手里的一缕香，只能在思念中

慢慢回味。也许人生有了分分合合，才会

让故乡变得更加厚重。

离开那片树林，走进草原，恍然冬天

里最曼妙的风景不是千树万树梨花开，而

是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它才是故乡的灵魂，是我们千回百转

的放不下。

千言万语的诉说，不及老父亲嘬下最

后一口的旱烟袋。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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